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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学术的人，提出学术要变成天下公器。

谢国桢花费毕生精力、省吃俭用，从全国

各地乃至海外收集了大批珍贵史料，包括

明清笔记稗乘、别集杂史及汉晋碑帖、砖

瓦拓片。信奉“物尽其用”的宗旨，他在

1979 年察觉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就给社

科院写信，表示要把自己的收藏无偿捐献

给国家：“以上这些图书非我个人所能私有，

必须献给公家妥为保存，以便科研利用。”

后又于 1981 年将获得的 3 万元奖金捐出，

“作为增购此项书籍资料，提供明清史组

研究参考之用，以期成为明清史研究资料

中心。”

在谢国桢逝世后，社科院历史所曾专

门开辟“谢氏瓜蒂庵藏书室”来保存他的

大部分书籍史料，牌匾由顾廷龙题字，李

学勤则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编写书目。后

因办公场所的调整，这间兼具研究和纪念

意义的藏书室不复存在了，所有书籍都被

转移到社科院图书馆的善本部，所有权仍

归历史所。

安静的房间里，还有侯外庐与熊德基

两位老先生捐赠的藏书，而谢国桢的书籍

最多，摆满了整整两排书柜。随意翻开几

册书的扉页，上面都能找到落款为“刚主”

的题跋。小楷写得一丝不苟，纸面泛黄，

但黑色的字体依然清晰可辨，仿佛抄录、

书写都是昨天的事。

（转自《文汇报》2014 年 12 月 12 日）

许先生名先甲（1886.12.12—1960.12.26）、

光祖，又名夐，字肇南、少兰、少南、绍南，

号石枬。汉族，贵州贵阳人，我国现代水

利电力先驱，教育家，中国古文字学家，

文学家，中国同盟会会员，革命志士。

先生出生在四川省巫山县县令许尧父

家中，4 岁丧父，由慈母谭扬秀（贵州清

镇人）抚育，不幸 5 岁时贵州白喉流行 ,

兄弟二人均染此疾，上午小哥夭折，下午

胡姓亲戚来访，见状告知有特效草药，乃

遣人飞马前往某行善施药处取回，救得先

生一命。稍长延师贵州毕节路幼清老先生

教读，由于路老教导有方，先生领悟默契，

不数年先生即精通古文诗书，路老异常欣

喜，并将自己女儿路彬 ( 字淑娟 ) 许配先生。

先生痛感中法之役陆战虽胜，却仍受

赔款游美官费生许先甲小传
○仲维畅

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主任时的许先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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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甲先生（前中）与家人合影。后排左起：长女许
泽溶、长婿仲崇信 (1929)、作者仲维畅    （1956 年摄）

割地赔款之辱，毅然摒弃对他说来并不困

难的“科举仕途”，投身维新，寻求救亡

之方。1903 年，翻越娄山关前往成都，进

入新成立的“四川高等学堂”，学习西学。

在那儿不仅接触到了制造坚船利炮所必需

的数、理、化知识，更受到民主主义革命

思潮的熏陶，与同学卢师缔（后在孙中山

大元帅府中任军长）、校外吴玉章等时相

过从，并秘密集体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

国同盟会（当时孙先生派熊克武回川建立

分会）。因四川高等学堂所聘日本教习的

水平和语言隔阂，使先生感觉学到的知识

太少太慢，故向往去日本求学，但母亲始

终不肯让自己的“独苗”出门，某日谭氏

发现先生所读竟是宣传革命的书籍和鼓吹

立宪的《时务报》等 ，立即拿去付之一炬，

并警告先生：“那是要砍脑壳的！”还同

意先生留学，更促其迅速成行。

1906 年先生全家东渡日本，先生在宏

文书院攻读日语、英语和科学知识，夫人

学习绘画艺术，并举家参加同盟会集会，

聆听孙中山先生演说等。由于日

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政策，

迫使先生决定只身前往美国学习，

母亲和妻子则返华。1908 年 5 月，

先生赴美就读于 Illinois 大学机械

工程系，为贵州省第一位留学美

国的学生。1909 年，美国退还“庚

子赔款”所多收的“余额”，限

清廷选派游美学生之用。1910 年，

先生回国冒死考取第二届“赔款

游美官费生”（戴假发辫进出考

场），再度去美，入 Wisconsin 大学，

专攻电机工程，并到通用电气公

司的 Schenectady 工厂中实习，和

美国工人一起打铁、进餐，从而在电机制

造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13 年即获得学士（B.S.）和电气工程师

（E.E.）学位。为了创建中国自己的现代

工业，又入哈佛大学学习工业经济和经营

管理，而主动放弃了对硕士、博士学位的

攻读，却掌握了企业的建立、组织、管理

及经营方法，并婉辞 G.E. 公司聘他为其远

东总买办之职。

1909 年 2 月《东方杂志》上刊出了先

生所撰《游美略说》，介绍游美的费用、资

格、护照、旅费、置衣、通信、年限等信息。

1910 年二次赴美途中，即向同行之 65 位（另

外 4 人亦是回国考取的原留美自费生）初次

出洋赔款学生热情、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情况，

指导他们选择专业和学校，帮助他们迅速适

应新环境，为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其中就有竺可桢、钱崇澍等众多后

来的科学家、教育家，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

拥护，而被举为“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

先生在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更倡办《留

美学生年报》（后改为季报），并首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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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敬告同学》: 爱国，自尊，尽责，笃学，

探本，强毅。又译《曹君云祥致友人书》，

“以裨宜初来和未来之留美同学”。1914

年先生发表《遣派赔款学生办法管见》一

文，建议留学生在国内读大学一、二年级，

出洋读三、四年级及研究生 , 以提高效率

和节约经费。先生不赞成仅由“清华”学

生中考选留学生，而主张面向全国公私各

校择优录取。

1914 年先生学成归国，正值维新、立

宪派状元、“东南实业领袖”、江苏教育

会副会长张謇（季直）出任北洋政府农商

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计划导淮治黄、

疏浚大运河、开垦苏北滨海盐碱滩地，

虽多次聘请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 (Van der 

Veen) 和美国工程师团等查勘，但仅得些原

则性报告，故深感大量培养本国水利人才

之必要，遂决定在南京创办“全国水利局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我国最早的专为

培养水利工程人才的高等学府（今河海大

学前身），“商聘前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

前都督府秘书沈恩孚为筹备正、副主任，

遴派许肇南为校主任，偕勘校舍，商定校

章、校课、校费、校员。”1915 年 1 月 9

日，委任先生为校主任（1919 年 12 月改

称校长）。1 月 15 日先生接收借用的丁家

桥江苏省议会为校址，2 月 7 日于直、鲁、

苏、浙四省分途招生，3 月 15 日正式开学，

成为辛亥革命之后南京第一所招生开课的

公立高等学校。28 岁的先生率赔款学生沈

祖伟（奎侯）、计大雄（鹭江）、周厚坤

（朋西，中文打字机发明人）、顾惟精（心

一）、范永增（霭春），张谟实（云青）、

杨孝述（允中）、留德学生李协（宜之、

仪祉，后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刘梦锡（后

任中山陵监修工程师）以及张准（子高，

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等，创建起完全依

靠本国人才的中国首座工科大学，以先生

独创的“德体智”为教育方针，在经费拮

据、借租校舍、无国外先例可循、张謇退

职等困境下，于 1917 年春就培养出了我国

现代最早的一批优秀水利工程专家，如汪

胡桢、须恺、朱墉、陆克铭等，为我国的

水利工程教育和现代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

先生亦因劳绩卓著，荣膺大总统颁发的五

等（1918 年）、四等（1919 年）和三等（1920

年）嘉禾勋章之褒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

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南京“下关”

因具水陆码头，市面突然兴盛起来，对电

力照明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而 1910 年冬才

开始正式发电的“南京电灯官厂”（前清

金陵电灯官厂，设在西华门，即今逸仙桥

东堍路北）仅装有 100kW 单相交流发电机

3 台，各用 165 匹马力直立复涨蒸汽引擎

传动，功率有限，噪音震天，致使下关一

带的电灯光呈暗黄色，又因管理混乱，燃

料时常中断，发电极不正常，市民苦之，

乃联名呈请在城北筹办新厂，交通部批复

同意。当时江苏省（含上海市）尚无能够

规划、设计、建立电灯厂的电气工程师，

1919 年 11 月江苏省长公署实业厅遂将电

灯厂建厂工作委托给了先生，因先生 1917

年已有协助民营“福州电灯厂”经理员孙

世华用 G.E. 公司新机组建厂发电的经验，

故作为河海校长的先生欣然承担起了这项

重任：选定了 G.E. 公司先进的 1000kW 汽

轮发电机一台（包括锅炉及附属设备），

于 1920 年 6 月在《申报》上连登广告，公

开为厂房的建筑招标，最后上海“南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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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公司”中标。先生便在电灯厂工地（今

中山码头）和“河海”校（今白下路南京

六中）间来回奔波 , 为争取时间，先生使

用了南京城内仅有的两辆汽车之一（另一

辆为省长专用），更首创了“校内电话”

和“厂内电话”。先生除亲自筹划、精心

设计、具体指导、谈判交涉外，还须克服

老电灯厂官员们的刁难掣肘，如拖延拒付

其建设费用，迫使先生变卖了贵阳指月街

祖传旧居以填补资金之不足。几经周折，

1921 年 5 月 4 日“下关电灯厂”终于建成

发电，这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

运行成功的公立火力发电厂，发电量大增，

使下关一带的电灯光由黄变白，市民拍手

称快，而煤耗却远低于西华门电灯厂的老

机组，阻断了官员们藉高煤耗而攫得的财

路，为中国在电力建设事业上争了一口气。

因这类工程当时都完全由洋人垄断，故受

到农商部和江苏省长公署的“传令嘉奖”。

先生将购置机组设备时美商沿旧例送的“回

扣”全数交公，此举更为贪官污吏们所不容，

于“下关电灯厂”全部建成、稳定发电后，

竟以“未按期发电”为由，将先生排挤出

了南京城。

下关电灯厂建成不久，“英国驻（北）

京艾（斯敦）公使，（5 月）12 日早车抵

宁，即入城会晤军民两长……”并在双门

楼的英国领事馆（后英国公使馆）约见先

生，质问为何不购买英国机组（那时英国

工业和科技均居世界之首），先生答以“所

学惟美国设备”，艾大为震惊，方悟英国

外交远远落后于美国！先生更促其迅速报

告伦敦当局：仿效美国做法。以此为发端，

英国果然于 1923 年起以出售水利、电力工

程器材（如抗日战争前“导淮”工程中三

河闸的闸门和下关电厂的输煤吊车、传送

机等）和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方式退还了“庚

子赔款”余额。

1914 年夏先生和杨铨（杏佛）、任鸿隽、

胡敦复、胡明复等共同发起，在 Cornell 大

学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及“中国工程师

学会”，这两个组织后来都移回国内，成

为重要的民间学术团体。先生更担当了“中

国科学社”主办的我国第一份科技期刊《科

学》的经理员。1917 年冬，先生创办起我

国最早的水利科技期刊——《河海月刊》

和《河海周报》。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爆发了“五四”

爱国运动，南京各界立即响应，5 月 9 日

在小营“演武厅”举行“国耻纪念大会”，

参加者有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四千多人，5

月 13 日，大、中学成立学界联合会，先生

被推为临时主席，5 月 15 日又当选为参事

长。先生并未依从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

立即开除“不尊约束”的学生，反使“河海”

成了南京学界的爱国中坚。江苏省督军署

强迫先生开除革命学生领袖沈德济、张闻

天、王维克等，然后欲逮捕之，先生竭力

保护，直至“实在顶不住时”，则让彼等

火速退学，遂免于难。

1921 年，讨袁黔军司令王文华（殿轮）

邀先生返乡创建电力工业、开发贵州资源、

打通出海道路，先生欣然应允，正筹划中，

王却被其副司令暗杀，先生亦险遭不测。

先生被逼离宁后拟返蓉执教母校，在汉

口码头上邂逅“河海”前教授周厚坤，周力

阻其西行，并举荐为“汉冶萍钢铁公司”下

属在江西的“鄱（阳）乐（平）煤矿”矿长，

先生乃折返赣东北，率“河海”1920 级毕

业生董开章及全矿职工开辟草莱，建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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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1922 年夏在距地面 200 余米深处挖到了

煤层，正准备大量开采时，恰逢李烈钧奉孙

中山先生之命北伐，由粤入赣，驱逐江西督

军直系军阀陈光远，败军洗劫矿区，抽水机

被毁，地下水涌出淹没了矿井，去上海购置

抽水机，又遭日本商人阻挠，致使先生无法

继续工作。遂奔向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根

据地——广州，任高等师范学校（1924 年

6 月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 年 7 月更名

中山大学）教授，并兼广东省长廖仲恺先生

的秘书。因先生截获“商团”的走私武器，

消弭了“商团”武装叛乱对革命政权的威胁，

受到廖仲恺先生的器重。

北伐胜利进军武汉，民众情绪高涨，

收回了汉口等地的“租界”和部分“海关”

权宜，但缺乏管理人才。先生适在某饭馆

巧遇哈佛同学宋子文，经宋推荐，1927 年

2 月 1 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先生为宜昌

海关监督署监督兼征收产销物品内地税局

局长。“4·12”、“7·15”政变后，新

军阀开始混战。先生为使宜昌人民免遭战

火蹂躏，盛暑之下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

往即将火并的新军阀杨森、鲁涤平二部调

解，无效，且中暑几乎送命，并致幼子夭折，

乃于同年 12 月 14 日忿然自行去官。

大革命失败后，先生“实业救国”、“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全成泡影，

最后忍痛放弃所学专业，闭门钻研国本——

中国古文字学，以抵御日寇亡我之企图，

后半生 30 多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深入研究了我国各种古文字及其演变历史，

分析、对比了汉字的基素——各种“偏旁、

部首”，归纳、总结出许多汉字的造字规律，

获得众多独到的见解，读通了大量前人读

不通的甲骨文和钟鼎铭文，遗憾的是未能

出版交流，致使先生后半生对中国古文字

学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只留

下《家学古获篇》（最初称《咬文嚼字》）

77 卷等大量手稿。

“七七事变”后，先生困居沦陷的北

平，在慈母的巧妙周旋和男仆何世勋的拼

死协助下，逃过日本宪兵搜捕，拒当汉奸，

旋即躲进上海租界。1948 年，先生路遇游

美时最要好的同学胡适，因政见和学术观

点不同，而谢绝胡同去台湾任职中央研究

院的邀请。

解放后，先生被上海市长陈毅同志聘

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批研究馆员。除继

续从事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外，还积极参

加了征集上海近百年史的史料翻译，作为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先生知识渊博，对我国经史、音律、

诗词、书法、考古、民族、诸子、佛学哲

理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如 1914 年发表的《论

文学》写到：“窃谓中国诗词，宜有人发

大愿力，痛加改革，声律格调文辞之外，

尤当重言外之意，或阐哲理，或状人情，

或雄奇慨慷，发扬志气，要使言之有物，

不徒为感喟悲伤之词，则诗词庶足以造福

社会，而不然者，适足为社会戕贼人才已

耳。”先生不仅是“南社”社员，且被誉

为留学生中最佳 16 位诗人之一。

先生自少年就尽力资助同窗，如李培

甫、赵少咸（后均为四川大学教授）、张颐（真

如，后任四川大学校长），并长期从旁掩

护中共地下党员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

中李侠的原型）、龚再僧（饮冰）、许彦

飞、郭佛宜等的革命工作。却因奉公守法，

两袖清风，无法融于中国的官场。先生虽

受到各种打击和许多失败，但仍然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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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乐观的情绪，并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

必胜信心。正当先生满腔热情地继续撰著

之时，1960 年 12 月 26 日胃溃疡突然复发，

在沪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2012 年 5 月 11 日初稿

2015 年 5 月 11 日修改

作者仲维畅为许先甲先生外孙，南京

燃气轮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已退休。

十几年前，潘光旦基本上是作为一个

博通中西、底蕴深厚的“学术大家”的形

象出现的，真正注意到他的社会思想价值

的人还寥寥无几，将其作为一个值得分析、

阐释的学术领域的人就更少了。二十年前

我有幸接触潘光旦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写的两篇文章，即《大学一解》和《工业

化的前途和人才问题》（准确的标题应该

是《工业化前途的人才问题》），“若受

电然”；两文见解之独特，论证之周密，

表述之流畅而典雅，在《梅贻琦教育论著

选》这样一本基本篇幅为讲话、报告、章

程的书中尤为吸引眼球。事后得知两文皆

出自潘光旦的手笔。但潘光旦究竟是怎样

的一个人物，彼时的我还甚为朦胧，仅仅

停留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教务长”

这一近乎标签式的了解上。

第一印象很神奇，居然能够抓住一个青

年学子的注意力，使其长久地沉浸在潘光旦

的精神世界里。我最初精神上颇受震动的文

章，在潘光旦的著述里属于思想论述性的文

字，这与当时比较注意潘光旦专业研究成绩

的诸多学者有相当的差距。当时流行的是像

《性心理学》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

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专门著作或译作，至

于潘光旦的社会思想有何特色、在中国现代

思想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等，想必大多数人

会感觉有些茫然。记得有一套中国现代哲学

史大型资料丛书、一套四卷本中国现代思想

史资料汇编曾选录过潘光旦的一些文章，表

明当时思想史学者总算并没有完全忘怀潘光

旦的思想言论。但也就仅此而已。谁会注意

一大片树林中的几棵不起眼的树呢？

我之所以走进研究潘光旦社会思想的

领域，完全是机缘巧合而已，并没有什么

先见之明。最初若干年，对于潘光旦著述

中的社会思想的价值，我只有一些比较模

追索作为思想家的潘光旦
○吕文浩（1996 研，历史）

1957 年 1 月 19 日，潘光旦社会调查时途
经湖北巴东县巴山绿葱坡山顶留影。左起：杨
重野、潘光旦、朱家煊、司机杨师傅  （张祖
道摄）


